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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考古学，教科书给出的定义是
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
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研究
的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
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
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这种
调查发掘，考古人称之为田野调查发掘。

不过，在真正开始发掘之前，先要“打
前站”。“打前站，其实就是考古
队先行派出几个人到挖掘现场
附近去办理食宿等事务，并和当
地的居民、有关部门对接，以保
证考古队的工作能顺利展开。”
武昊对记者解释道。

看似平常，真正做起来却并
不简单。“我们经常被人怀疑是
来挖宝或者盗墓的。”武昊说，在
对焦家遗址进行挖掘前，考古队
员们就经历了这么一次“误解”。

陆青玉，山大考古队队员，
曾参与2016年对焦家遗址的挖
掘。那时候的焦家遗址，从外表
看就是一片农田，农田的中央是
一片种粮食的高地，低矮处有
树，四周被村庄包围。

确定好位置之后，陆青玉
和他的队友们马上在一户村民
一亩多的耕地上建了很多四方
的池子，搭建起临时板房做起了厕所，
并向村民打听可以住宿的地方。

考古队员手里拿着的“洛阳铲”，引起
了村民的注意。看着这种盗墓小说中所描
写的“倒斗神器”，村民们觉得可能遇上“盗
墓贼”了。由于在发现焦家遗址时，曾发生
过大规模的盗墓活动，许多文物流失到了
市场，后来政府费了好大力气，才将这些文
物追回。这件事在村民中影响非常大，“文
物是属于国家的”，这种观念在当地可谓深
入人心。

于是，一些村民马上联系了媒体和有
关部门对考古队员们的身份进行了核实，
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学生，才大胆地让考古
队员们居住。

正式挖掘之前，考古队员首先进行的
工作叫做“布方”。

“比如说发掘一座城址，当我们通过
钻探知道了城址大致范围后，我们在根据
不同时代的城址特点预判其布局，由此先
在遗迹现象比较集中的区域进行布方；如
果要发掘墓葬，布方就要大致卡住墓葬的
范围。”武昊对记者说，对“布方”区域的选
择，直接决定了考古挖掘工作的胜败。而
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要以丰富的经
验和大量考古学知识储备作为依托外，还
需要过人的胆识。

2016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对焦家遗
址进行第一次挖掘时，考古队经过勘探，
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考
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
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
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觉得既有墓葬
又有房址，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
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关键认识。”

不过在刚开始挖掘的时候，考古队却
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那时候都挖了快半个月了，汉朝的
文化层我们都快挖完了，别说大汶口文化
的了，早期文化层的器物都没有。”陆青玉
对记者说。

当时，王芬和考古队员们都背负了巨
大的压力，沉闷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工地。
幸好，随着挖掘的深入，在一个探方中出
现了一处长条形的遗迹。在遗迹中，已有
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遗迹出现的形状疑
似墓葬，随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
鼎等相继出土。

布方结束，考古队员正式进入探方开
始挖掘。据武昊介绍，挖掘的时候，离不开
手中的几大“神器”。

洛阳铲，也就是“探铲”，这种“盗墓神
器”现在已经变成了专业考古的利器。据
武昊介绍，利用洛阳铲钻探，灵活、准确、
省工，最重要的是破坏性小，能在短时间
内了解大范围的地下情况。洛阳铲每下一

铲都能带出土样，通过对带出土
壤的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
分析，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
有无古墓等情况。

除了洛阳铲，考古队员手中
还有一个“手铲”，它的主要用途
是用来“刮面”。“刮面”是田野
考古发掘最常用的观察和
分析地层叠压关系的方
法，在清除浮土后后立
即要做的工作便是“刮
面”。

据武昊介绍，国
内的考古通常是由民
工或考古人员自己用
手铲慢慢地将整个探方
或探方局部刮出平整的新
鲜面，观察其土质、土色、包
含物的变化，结合探方四壁剖
面信息来决定地层单位的

发掘顺序。
除此之外，考古队还备有

皮尺、方位罗盘仪、象限罗盘仪
和标杆等等测量工具，竹签、
软毛刷子等清理工具。

烈日炎炎下，在探方里安
静地刮面，就是考古学生们的
真实写照。

张玥，山东大学2014级考古与
博物馆学系本科生，曾参与山东邹城
邾国故城遗址考古挖掘。她是这样描述
一天的工作的：“上午刚到工地的前
一两个小时阳光还未太刺眼，前
一天在地上洒的水还没有干透，
正是刮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

‘黄金时段’，日头变得毒辣起
来，过强的阳光实际上也会影
响到大家对于土色的判断。而
相比于中午的太阳直晒，下午
两点以后的太阳就要温柔得多
了，这个时候又正是测量绘图的
绝佳时机。探方壁的影子越拉越长直
至太阳开始西沉，一声‘下工了’终于使
大家如释重负。这是一天中最轻松
的时刻：车上满载着一天的陶片，
带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路颠簸地
开过乡间小路回到住处。”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发
现那些可以弥补历史空白的
文物，是支撑考古队员们继续
工作下去的唯一动力。

陆青玉现在还记得苦等了
半个月后，焦家遗址出土器物时
的场景。“那天晚上有刺猬从我们帐
篷里爬过，睡觉的时候，头上还时不时地
被滴上露水，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
都很兴奋。”

正如张玥所说，考古生活带给考古
队员的是一种远离城市浮躁的踏实的
生活方式。在工地，他们亲手让一块块
平整的耕地暴露出遗迹的模样，亲眼见
证四周的麦子由青变黄；在驻地，大家
一起过生日、组织活动，彼此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亲密。

一个已经毕业了的考古系学生曾经
说过：“当初觉得生活很苦，吃到一碗米粉
都感动得飞起。但是过去之后，最怀念的
还是在工地的日子。”

许宏，作为河南洛阳偃师遗址二里头考古
队的第三任队长，他还被媒体誉为“公众考古的
践行者”：身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
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写博客、微博等方式
分享给社会公众，解答网友有关考古的疑问，帮
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
带入公众的视野。

我是1999年当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
那里已经发掘了40年，而我是第三任队长。

当时我们考古队有十来个人。除了我和两
个研究人员，还有六七个技师和技工。别小瞧这
些技师，可以说是身怀绝技，许多活如钻探发
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同时还负责复
原陶片、绘图、摄影、写记录，这是考古队的第二
梯队。还有第三梯队，开始发掘后，会从当地的
村里雇用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

在野外调查时，考古队实行的是“地毯全覆盖”
式，即隔一段安排一个人，每个人一部对讲机，再拎
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里放。老乡
看见了总觉得形迹可疑，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
吗的，神秘兮兮的”。时间一长，队员干脆编了顺口
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
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考古队最拿手的绝活，叫辨土认土。比如打
出来的“五花土”，就知道底下是墓；而宫殿建筑
或者城墙的土，则会非常结实，是夯土；广场或
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商代
的土汉代的土，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干一段时间
之后，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土。

2002年春，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
座早期大型建筑——— 3号基址院内发现了成组
的贵族墓。当时，墓里除了铜器、玉器、漆器，还
有海贝的项链，虽然一开始只露出一点点，不过
民工已经知道，很难再保密了。所以我当即决
定，抓紧时间清理，而且要全天候盯守。

当时考古队除了队员、技师，还有九个来考
古队实习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可谓兵强马壮，于
是大家轮班守卫，再把考古队的北京吉普开到
跟前，车灯开着，隔一阵就冲着黑漆漆的墓穴照
一照，严防死守。同时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
狗，壮壮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
说笑笑数星星，还有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
下半夜温度降下来了，就得穿上大衣，但大家还
是斗志昂扬，说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白天接着干活，逐渐往下清理，就开始挖出
很小的绿松石片。一开始没觉得意外，因为二里
头很早就出土过。但这个墓很怪，整个绿松石片
范围达到70厘米，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
胯部。当时不要说用竹签来剔这些绿松石片，就
是用嘴吹一下，想把它上面的土粒吹去的话，都
有可能使它移位。

我意识到这样清理不行，清得越细，越不利
于文物的保护和以后的复原。而且连续的熬夜
守候，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这个文物在工地上
每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于是我紧急跟北京
考古所的科技中心联系，决定整体取出，放在室
内慢慢清理。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晚上
用一个大木箱子，套箱灌石膏，把它从工地请回
了位于二里头村的考古队。

运到北京再一清理，它的真面目让以往的
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居然是一条保存完好的
大龙！这条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
上，由肩部至胯骨处。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
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
0 .2～0 .9厘米，厚度仅0 .1厘米左右。可当时如果
一片片把绿松石取下来，这条龙就会永远与我
们失之交臂。

还有号称“中国最早”的二里头宫城，尽管
已经调查了很多年，但解开二里头宫殿布局的
一把钥匙，却来自村民的一句闲话。一天一个村
民过来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
你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小麦
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地下有比较坚硬的东西，
渗水不畅，所以导致它结构异常。而在考古遗迹
里面，最有可能是宫殿建筑。因为都是用夯土夯
的，用夯具夯的宫殿建筑或者说城墙。于是让技
工过去一钻探，发现了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
路。顺藤摸瓜，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就这样被
发现了。

由是想起早年苏秉琦教授说过的一句话：
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
么。当时觉得这话好像有点“唯心”，在以实证为
特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在经历了多
年的考古实践后，我逐渐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分
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从这个意
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
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综合许宏著作《最早的中国》及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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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考古这门学科和“盗墓”或者“寻宝”差不多，都
是拿个铲子在古坟里面挖文物。每当听到这个说法，来自山东大学考古
队的武昊就要无奈地笑一笑。盗墓者总是比考古人潇洒。他们打了个盗
洞，挑拣了值钱的东西就离开。考古人不行，他们要赶在古墓被彻底破
坏之前进行发掘、整理和记录，把历史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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